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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简介 一.麟{
2 H U 丫 A O R E N W UJIA N JIE

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吕氏帕苏尔家的小儿子，青阳部的世子。他的正

式名字是吕归尘，但是蛮族的小名是阿苏勒，所以在称呼全名时候，应该

是‘·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只有亲近的人会喊他的小名阿苏勒。他是
吕禽的朔北部阔氏勒摩所生，从小身体不好。

吕意(郭勒尔·帕苏尔):青阳大君，他是历史上著名的草原英雄钦达翰王的
儿子，母亲是东陆人，有一半的东陆血统。

吕守愚(比英干·帕苏尔)、吕复(铁由·帕苏尔):吕氏帕苏尔家的长子和次

子，都是由吕篙的青阳部大阔氏阿依瀚所生。兄弟之间互相亲爱，以比莫

干为首，是一拨争夺大君继承权的势力。支持他们的有九王厄鲁大汗王以

及青阳的贵族将领们。

吕鹰扬(旭达罕·帕苏尔)、吕贺(贵木·帕苏尔):吕氏帕苏尔家的三子和四

子，都是由吕篙的朔北部大阔氏所生。兄弟之间互相亲爱，以旭达罕为首，

是另一拨争夺大君继承权的势力。支持他们的有吕离·郭勒尔的三位哥哥，
台戈尔大汗王、苏哈大汗王和格勒大汗王。

厉长川(沙翰·粱德拉及):被族人尊称为“大合萨”，青阳的星相宗师。

颜静龙(阿摩救·以马台):厉长川的学生，大合萨的继承者。

拓拔山月(雷依翰·格尔洪):下唐国三军统率，出使北陆的使节。他是出仕

于东陆诸侯的蛮族人，幼年时代一度居住在银羊寨附近的草原。

铁益(铁益·巴夯·积拉多):青阳部铁氏的两个兄弟之一，是弟弟，北都有

名的将军，他的哥哥巴赫同样是名将。他的全名是铁益·巴夯·积拉多，而
他的哥哥则是铁晋·巴赫·积拉多。他的两个儿子巴鲁和巴扎是世子吕归
尘的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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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世界的总称，由东陆、西陆、北陆三块大陆划分而成的九个州。九

州之外传说还有更浩大的国土，但是人力所及的，仅是九州的区域。

蛮族:居住在北陆瀚州草原的游牧民族，由七个大部落组成，分别是青阳、

朔北、澜马、阳河、沙池、九铺和真颜。他们以彤云大山为神山、朔方原

为家乡，在浩瀚的草原上逐水草而迁移。

华族:居住在东陆的人类文明，他们多半隶属古老的撤王朝，从事农耕和

制造，手工业的精密和社会结构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北陆。

库里格大会:草原的大议会。五百多年前伟大的英雄逊王统一了小部落

后成立的，库里格大会是一个联邦一样的制度，某个部落的首领被推选为

盟主，盟主被称为 ‘，大君”，而其余的部落首领则称 “主君”。

青阳:一个草原中的部落。吕氏帕苏尔家是青阳的首领，最近一任的大君

是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的父亲吕离·郭勒尔·帕苏尔。

天驱:神秘的武士组织，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目前关于它的资

料是它曾一度遭到过东陆诸侯的残酷镇压，迄今为止在东陆它依然是个被

通缉的组织，它的成员也在那次镇压中几乎损失殆尽。

下唐国:位于宛州的东陆诸侯国，是公爵百里氏的封地。因为曾经有过一

次分裂，东陆有下唐、上唐两个唐国。

旨蛮族部落君主的妻子，正妻是大I}氏，其他的则是侧b}氏。这个

匈奴的称呼，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经常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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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第一幸 宙荒

    阿苏勒把帐篷的帘子掀开了一线，眺望着西方落日的方向。

    他喜欢看落日时候的云霞，看着阳光为它们镀上一层淡金色，看云间

有光如金缕一样进射出来。风来的时候流云就会变化，其中有雄狮、猛虎

和巨龙，还有大群燃烧起来的骏马奔驰在天上，后面有苍红色的云涛追赶

它们。往往看着看着，他就自己无声地笑起来，直到太阳落下去，草原上

黯淡起来。

    诃伦帖在他身边忙碌着，将一件铁环织成的链甲贴着小袄束在他身上，

又在外面披上重锦的大袖，最后则是御风的狐裘。做完了这些，她上上下

下地检查着，忽然触到了孩子的眼神。这是她见过的最清澈的眼睛，映着

夕阳的颜色，瑰丽又宁静。

    她停下手，呆呆地凝视着那张小脸，犹豫了很久，轻轻上去摸了摸他

的脸蛋。

    她把白色的豹尾束在了阿苏勒的手腕上，以红色的丝绳束好，打了一

个死结，这才扳过他的头面向自己，凝视着他的眼睛，“世子，你要记住，

无论有什么事，都不能解下这条豹尾。若是有人要害你，就举起手给他看。

千万不能解下来。记住了么?”

    阿苏勒点了点头，垂眼看着地下。

    他没有笑容，诃伦帖看了出来。这个孩子瞒不住心事，心里所想的都

在眼睛里映出来。虽然一直把他关在帐篷里，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

早该对外面的事情有所察觉。昨夜要上战场的男人们围坐在火堆前弹起马

鬃琴，彻夜都有雄浑苍凉的歌回荡在周围，这个孩子怎么可能听不见?

    “姆妈，是因为我么?”孩子忽然说。

    诃伦帖吃了一惊，紧紧拉住他的手，“不是，不是因为你，世子是个好

孩子。”

    “他们说九王的大军就要打到这里来了，”阿苏勒依旧低着头，“我知道

的，九王是我的叔叔。他们还说死了很多的人，都是我们青阳的人杀

的⋯⋯”

    诃伦帖心里涌起酸楚，这个孩子就是太聪明又太脆弱了，心里装不下

这些沉重的事，这样又怎么能活得长呢?



    “世子不要胡思乱想了，”诃伦帖为他整了整发髻，努力摆出了一个笑

容，“大人们的事情和世子没有关系的，北都城的大君和我们主君都是喜欢

世子的，世子是个好孩子。”

    阿苏勒轻轻地摇头，“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没用的人。”

    他又开始呆呆地往帐篷外望去。偌大的营寨如此荒芜，彼此相连的帐

篷间不见有什么人走动，放眼看不见一匹马，无人管束的羊啃着帐篷帘子，

那面狮子大旗在风里无力地颤着。诃伦帖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她拔出腰里

勾刃的小刀，在磨石上打磨起来。女人们都己经贴身带着刀了，把刀刃磨

得雪亮。真颜部的女人们和男人一样性烈，敌人攻进营寨的时候，挥刀割

开自己的喉咙，比活着受辱好。帐篷里被诃伦帖单调的磨刀声充斥着，阿

苏勒默默地凝视刀锋上的冷光，低低地咳嗽了几声。

    “冷了吧?天要黑了。”诃伦帖走了过去，想合上帘子‘

    帐篷外传来了马嘶声。诃伦帖有些诧异，这时候营寨里应该没有马剩

下了。她看出去，看见那匹瘦弱的翻毛母马立在帐篷外，腰里拴着葛袍的

老女人半跪半蹲在马腹边挤着奶。她放下心来，走了出去。那是给阿苏勒

挤奶的母马，这个孩子的身体很差，晚饭前要饮一杯新鲜温热的马奶。

    “哲甘，我来吧。”诃伦帖站在老女人的背后，“你和其他人去帐篷里休

息。"

    “让我把奶挤完，主君有令说，只要我不死，就让我记得挤奶给他喝。”

    哲甘的声音嘶哑虚弱，听得诃伦帖心里发凉。她看着哲甘花白的头发

在褐色的老脸边颤着，揪着马奶的一双手无力地重复着，像是落水的人揪

着最后的稻草。哲甘本来是个手脚极轻快的女人，家里养的母马产的奶最

鲜最好，主君才会命令哲甘每天晚上供奶给世子。

    可是自从开始打仗，哲甘的丈夫和四个儿子都死了，小儿子的尸体拖

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半边，哲甘抱着他母狼一样哭嚎，整夜不绝。现在

哲甘在这世上没有亲人，只剩下这匹老母马。

    洁白温热的奶盛满了铜杯，哲甘拘楼着背，把马奶捧到诃伦帖手里。她

仿佛抬不起头来，看也不看诃伦帖，转过去摸着马头，趴在马脖子上，双

肩颤动着，像是哭泣，却又听不见一丝声音。

    诃伦帖捧着马奶，犹豫着不敢离去。

    哲甘紧紧地抱住马脖子，浑身颤抖得越来越无法控制。她忽然转身猛

地扑向了诃伦帖，狠狠地把那只铜杯夺过去抛在地上。

    洁白的马奶洒了一地。



第一幸 宜荒

    “哲甘你这是做什么?”诃伦帖惊慌地大喊。

    “我不要用我的马奶喂养青阳的狼息子，他们青阳的人都是狼啊!他们

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儿子，我还用我的马奶喂这些狼心狗肺的畜生!”

哲甘像是变了一个人，她发疯地叫喊起来，眼睛红肿，满是泪水。

    “宁愿杀了，我也不要喂他!”哲甘忽然拔出腰背后的刀，不顾一切地

在母马身上砍着。吃痛的母马长嘶一声，却不敢踢主人，拖着受伤的马腿

闪避在一边。诃伦帖使劲抱住了哲甘，可是哲甘的力量竟然大得像牛。

    “放开!放开!”她嘶哑地喊着，“你们不让我杀他，我杀自己的马，我

杀它，我杀它，我杀自己的母马!”

    女人们闻声都跑了出来。几个力量大的努力制住了哲甘，她挣扎不动，

只能发疯地大吼，最后声音变成了嗓子里的呜咽。

    诃伦帖看向帐篷那边，帘子边的一道缝隙悄悄地合上了。

    诃伦帖持着一盏灯走进帐篷，外面的人已经散去了。

    孩子贴着帐篷的壁，抱着双腿缩在角落里。以往这时候诃伦帖都要上

去把他拉起来，让他在床上睡，可是此时她有一种脱力的感觉，哲甘的嘶

叫声回荡在她耳边，令她恍惚失神。

    她贴着孩子坐下，把灯放在两人之间。

    静了许久，诃伦帖低声道:“世子，真的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我生在青阳呢?”

    “跟你生在哪里没有关系。”

    “我还记得哲甘的小儿子⋯⋯他给我用草编过一只蜻蜓。”

    诃伦帖想起那个脸色红润的大孩子，她抱紧自己的腿，把头埋在膝盖

上。

    “我还记得好多好多其他的人，他们都对我很好。虽然你们不让我出

去，可是我知道，渐渐地我都看不见他们的脸了。他们没了。我想巴莫鲁，

想看见他吹着竹哨带着他的红马从我帐篷前过，可是⋯⋯”

    巴莫鲁，诃伦帖害怕听见这个名字。她没有看见巴莫鲁的尸体，回来

的只有那匹会跳舞的红马。诃伦帖二十四岁了，她想过要嫁给一个像巴莫

鲁那样的牧民。而巴莫鲁总是骑在他的红马上，远远地对诃伦帖吹着他自

己编的奇怪调子，而后露出雪白的牙齿笑。诃伦帖为他编了两根拴住靴子

的皮带，现在还揣在她的怀里，再也没有机会送出去。

    “我想过要是我是青阳的大君该多好，只要我说不打了，大家就都不打



了。哲甘的儿子还会给我编蜻蜓，巴莫鲁带着他的红马⋯⋯”

    “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诃伦帖忽然喊了起来，她使劲按住了

孩子的双肩，“够了!够了!你现在说了又有什么用?你不是青阳的大君，

你只是个小孩子，你能做什么?你们青阳的铁骑现在就在战场上杀我们真

颜部的人!你救得了谁?”

    她低下头拼命地摇，咬着嘴唇不愿发出声音。眼泪划过了脸庞。

    “不要再说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她呜咽着抬起头，看见孩子小小

的脸上也是泪水，他那么安静，又那么悲哀。

    两人默默地相对，诃伦帖使劲把阿苏勒抱在怀里。

    “姆妈，他们都去了，你不要离开我。”孩子也紧紧抱着她。

    “世子，不要害怕，不管胜利的是谁，你都没事的。也许你家里人就要

来接你了，姆妈会和你在一起，可是姆妈不能保护你了。你是青阳的世子

啊，你将来会是这片草原的主人，盘鞋天神的祝福加在你的头顶，谁都无

法伤害你的。”诃伦帖轻轻抚摸着他的头顶。

    她爱这个孩子，虽然以她卑贱的身份，不配对这个尊贵的孩子说爱。但

是她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生孩子，就要像这个小小的阿苏勒。

    “姆妈，不要离开我，”孩子喃喃地说，“我会⋯⋯保护你啊!”

    天空中最后一线光明被暮色吞没。

    火烧一般的云霞黯淡下去，铁灰色的阴影占据了半个天空，黑夜来临。

    铁线河的水己经被染红，战场上狮子旗和豹云旗混杂在一处，放眼处

都是尸体。幸存的战士们狂吼着挥舞战刀，刀光中人像砍草般倒下，浓重

的血腥味冲天而起，食腐的秃鹰在天空中盘旋，叫得令人毛骨惊然。战斗

在傍晚的时候开始，真颜部的战士们趁夜渡过了铁线河，埋伏在挖好的沟

中，等待青阳部的骑兵去河边放牧战马。仓促间青阳的战士们只得提起马

刀步战，完全被真颜部的猛攻压制了。双方的兵力不断地投入战场，青阳

部失去锐气，战线向着北方推动了一里，双方都留下无数的尸体。

    铁线河南侧山坡上，狮子大旗下，蛮族武士立马眺望，东陆衣甲的年

轻武士与他并肩。

    “我部能胜么?”蛮族武士转头看着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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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都是强弩之末，谁的军心先溃散，谁就输了这场战斗。”

    “把最后一队也压上去吧。”

    “不必，现在再冲锋势必要越过铁线河。河水会阻挡我们，如果青阳部

阵后还有埋伏，趁机推进过来，趁我们渡河的时候加以狙杀，结果难以想

像。”

    “斥候报告昨天青阳九王的骑军距离这里只有两百里，如果他真的赶

来，怎么对付?”

    “如果九王吕豹隐·厄鲁带着虎豹骑来的话，没人能挡得住他。不过我

们赌的就是他不敢把援军推进到铁线河的战场上，毕竟隔着两百里，他不

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的战场。

    “东陆人，你不怕么?”

    年轻人笑了起来，转头去看蛮族武士，“真颜部的主君都不怕，我似乎

也不必害怕。”

    布衣的蛮族武士就是真颜部的主君龙格真煌，草原上的人敬畏地叫他

“狮子王”。只有亲眼看见他的人，才会相信他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牧民，

敦实寡言，醉酒之后会起舞放歌，哈哈大笑。他的身上只是一件粗棉布的

征衣，已经洗得发白，骑乘的斑毛马尾鬃烧秃了一些，略显得寒酸。惟一

的例外是马鞍上露出的半截战刀，古朴沉重，有一股肃杀之气。

    “一直没有问过，为什么帮助我们?”龙格真煌抚摩着刀柄。
    “因为喜欢真颜部的好酒。”年轻人答得痛快。

    年轻人不是真颜部的人，龙格真煌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决心起事

的时候，这个东陆的年轻人骑了一匹瘦马流浪到真颜部的营寨，自愿为真

颜部出力。正是借助了他的布阵之术，真颜部才能在弱势的情况下坚守铁

线河防线一个月之久，但这也是最后的防线，越过铁线河，平坦的草原上

再也无险可守，真颜部的族人将沦为青阳骑兵马刀下的猎物。

    两人沉默了片刻。

    “胡说而己。其实，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从手甲下亮出拇指，拇指上

套着苍青色的阔铁套，表面上隐隐的有一只展翅的飞鹰。

    “拉弓的扳指?”

    “从我老师那里得来的，持有这个标记的人，我们自称为天驱。我的老

师，他的一生都在帮助夜北高原上的蛮族抵抗东陆诸侯的威胁，我不过是

希望能帮助你的族人，让他们过上和平自由的生活，任何一个天驱都会这

样做。”



    “天驱··⋯，你们这样的人，有很多么?”

    “有过很多，但是都死了。”

    “那你的老师⋯⋯”

    “也死了，七年前在陈国，被拉杀。”

    “拉杀?”

    “是诸侯行刑的方式，”年轻人比划着，“他们有一种刑具，绞索套住四

肢和脖子，用机括的力量拉开，人被绷得几乎要裂开，游街示众。快死的

时候，刽子手上去砍断他的四肢，先是双臂，然后是双腿，最后是砍头。”

    年轻人低着头，像是在回忆。

    他抬起头来，“那时候我就站在人群里，亲眼看着他死去。他临死的时

候大喊，说 ‘我们还会回来’，我知道他是对我说的。”

    “勇敢的武士，可惜我没能见到他⋯⋯不过看见老师被杀死，你还是愿

意接受天驱的扳指?”

    “我不怕被杀死，只希望能死得像他一样。”

    龙格真煌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喝么?”年轻人扯下腰间的白铜酒罐。

    龙格真煌摇了摇头，“我喝不下，我的战士们正在战死。”

    “战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要喝酒，想起他们跟我们一起

喝酒的时候。”年轻人摩擎着那个酒罐，猛地灌了一口。他喝酒像是喝水，

蛮族浓烈的美酒辣在他的喉咙里，像是有灼热的小刀在刮着。

    马蹄声传来。

    年轻人猛地放下酒罐，看向北方。一骑黑马的剪影沿着铁线河对面的

草坡极快地逼近，而后跃入了铁线河。马蹄上水花飞溅，骑士不顾一切地

驱策着战马奔向真颜部的本阵。

    年轻人的心像是被提了起来，抓着酒罐的手不由得颤了颤。龙格真煌

带马前进一步，黑马背上的真颜部斥候勒住了战马。那是一个年轻的战士，

东陆武士曾经见过他在叼狼会上的身手，他骑着那匹从小一起长大的黑马

在小伙子们中驰骋纵横，夺下了凶狠的活狼和少女的心，脸红也不红，只

是骄傲而安静地笑笑。

    可是此时他只是以手指着北方，用尽全身力气瞪着龙格真煌，一句话

都没有说。

    “是青阳九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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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斥候点了点头。

    “是虎豹骑么?”

    斥候再次点头。

    “辛苦你了。”龙格真煌点了点头。

    年轻的斥候脸上透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他在马背上摇晃了一下，吐出

满口的鲜血，一头栽在草丛里，他的背心并排扎着三支黑羽长箭，流下的

血早已干涸发黑。

    “虎豹骑!”白铜酒罐落在地上，东陆武士颤抖着重复了这个名字，全

身的血都凉了，他赌输了这场战争。他并不怕死，可是他用来下注的是整

个真颜部的战士和后方营寨的妇孺。北都城的大君被激怒了，终于派来了

横扫整个草原的虎豹骑，他低估了 “青阳之弓”吕豹隐，那是青阳部战功

第一的亲王，不知多少次都是险兵出战，一击之内夺旗斩将，奠定胜局。

    一天之内青阳九王的大队奔驰两百里，“青阳之弓”的箭在最后一刻射

到了战场上。铁线河完了，再没有防线，剩下的只是青阳铁骑践踏和屠杀

的舞台。

    星辰己经升起，夜风吹过草原，一片萧索。

    这是最后的平静，龙格真煌深深吸了口气，看向背后的千人队。这是

他仅剩的兵马，一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队伍，有十三四岁的少年，也有

五六十岁的老人，真颜部最后的男人们都在这里。他们手持简陋的木柄长

枪，列着散乱的队形坐在地上休息，此时一齐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都聚

集在他身上。

    龙格真煌竟然无声地笑了笑。

    “你疯了!由我带这一队冲上去挡住虎豹骑，你走!看见那颗青色的星

了么?追着它的方向走，一直去南方，渡过天拓峡到达东陆你就安全了，

将来还有回来的机会!你现在死了，一切都完了!”年轻人回过神来，以

自己的战枪压在龙格真煌的马头上拦住了他。

    “我没有疯，我只是不明白，”龙格真煌的声音平静温和，“你给我说了

很多东陆的故事，后来我一直想，这世上的人们到底该是互相亲爱，还是

你死我活?我们蛮族有首歌，唱的是 ‘狮子搏狼，狼食糜鹿，糜鹿就草，草

也无辜’。大的动物要吃小的，就算糜鹿也要吃草，可是有谁去怜悯那些草

呢?难道人也是这样，大的部落就要吃掉小的，小的再去吃更小的?”

    “可是到底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想过去吃掉别人啊!”龙格真煌看着少



年，挥手指着自己背后的杂兵，“我们真颜虽然是小部落，难道就不能活下

去么?”

    年轻人怔怔地看着龙格真煌。这个牧民一样的草原主君认真地凝视他，

眼神像个迷茫的孩子。

    “不⋯⋯不是这么说的⋯⋯”年轻人奋力地挥手，可是那个令人疲惫绝

望的念头却在心头挥之不去。

    老师的身影在拉杀的刑架上分崩离析的一幕又在眼前浮现，在那之前

的一年，夜北散落的蛮族部落终于向陈国的大军低头，他们进贡皮毛骏马

和能歌善舞的少女，换取陈国的庇护。老师的鲜血淋漓背后，贫苦的牧民

们并没有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不能逃走。我姓龙格，我是他们的首领，他们相信我能够带他们富

强，无论我带他们去哪里，他们都会追随我。反过来，也是一样。我和他

们一起战斗。我想不明白的问题，就留给青阳的大君吧。青阳是狮子，我

们真颜是微不足道的杂草，可是就算杂草，也想活在这片草原上里”

    龙格真煌拔出他的刀，缓缓地带动了战马，千人队跟着他无声地前行。

    年轻人要跟上他的时候，龙格真煌忽地回过头来，“能带我的女儿去东

陆么?让她代替我活下去吧。告诉她说父亲很爱她。可惜以前总是说不出

口，真是愚蠢。”

    年轻人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龙格真煌笑了笑，“一直想问，你叫什么名字?”

“谢圭。”

    ，’t}高兴认识你，谢圭。天驱⋯⋯对么?天驱的武士。”

    龙格真煌举起了沉重的战刀，而后猛地指向前方。那柄震慑人心的利

器在夜风中啸鸣起来。吼声冲天而起，老人和少年们高举他们的长枪，追

随着主君驰向浩瀚的战场。

    这是谢圭最后一次看见龙格真煌，狮子王留给他的是一个夜幕中的背

影。他第一次看见龙格真煌怒吼，像一头真正的狮子一般，再不回头。天

地尽头隐约有烟尘滚滚卷起，虎豹骑终于来了。

整个营寨都在燃烧，映红了半边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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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阳九王吕豹隐·厄鲁策马而立，就着火光凝视那颗头颅，玩味他最

后的神情，多少年的征战生涯，第一次看见人死的时候能那么安静，他最

后一瞬的表情凝在那里，看久了，就觉出一份隐约的哀凉。

    一名虎豹骑百夫长将朱红色的匣子奉上，九王将头颅放进了匣子中:

“这是狮子的头，要带给大君看的，小心不要丢了。”

    他转向立马在身边的贵族武士，“比莫干，还没有找到你弟弟么?”

    青阳部吕氏帕苏尔家的长子比莫干摇了摇头，“虎豹骑直冲到营寨里，

没有合围，人都被冲散了，没有找到阿苏勒。别是⋯⋯”

    九王沉默了一会儿，对着百夫长低喝:“传令下去，搜索每一个帐篷。

就算是尸体，也要把世子从里面找出来!”

    充耳都是哭嚎声和马蹄声，火光中人影在闪动，黑甲黑马的骑兵在帐

篷间穿梭疾驰，他们把火把投向空无一人的帐篷，整个营寨化作了熊熊火

海。路途遥远，这些帐篷无法作为战利品带回北都，就要就地焚毁，真颜

部己经成为历史了。

    九王望着孤悬在天顶的月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一名虎豹骑扯着一个女人的头发从燃烧的帐篷里策马而出，她的双腿

拖在地上，拼命地挣扎。还是个年轻的女人，没穿皮靴，裙子下的小腿白

净细腻，在地上拖得都是血丝。也许是她挣扎得太厉害了，虎豹骑手起刀

落，斩下了人头，猩红的血在地上泼洒出一滩，虎豹骑提着人头策马而去。

女人藏在怀里的手软软地跌出来，握着一柄锋利的短刀。

    九王思索了片刻，“传我的令!男子长过马鞭的杀，女人要留一半，年

老的不留。”

    百夫长在马背上躬身，“是!”

    “屠城令?叔叔⋯⋯这可是七万人啊⋯⋯”比莫干伸出去阻拦的手停在

半空中。

    九王把他的胳膊按下，“遇事不要先想到敌人。比莫干，你想想这一战

虎豹骑死了多少人。战士们跟我们上阵，他们要财宝要牛羊也要女人，打

胜了，就让他们开开心心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

  “可是屠城令·⋯””
    “比莫干，不要心软。做大事的人，要有做大事的决心。这些人对我们

己经没有用了，不要被血蒙住了你的眼睛，要看到将来。灭绝真颜部，你

还不知道我们做成了怎样的一件大事。”九王抽动鼻子，像是闻着馥郁的酒

香，“这风里的味道，让人想起铁沁王奔驰在这片草原上的年代，蛮族新的



辉煌盛世，就要开始了吧?”

    比莫干愣了一下，风里只有浓重的灼烧气息和血腥味。

【历史 】

    历史上的)1}L末坐初，是一个悲哀的年代。

    英雄们刚刚诞生在钢铁的摇篮中，世界在动荡和战火中挣扎。

    北陆瀚州在蛮族七大部落的控制之下，七部的盟主青阳部以北陆大君

的身份君临草原。而浩大的东陆属于古老高责的底王朝，十六个诸侯国以

铁捅的形状拱卫着神圣的帝王之都。

    然而，和平的年代已经过去。无论是东陆的大皇帝还是北陆的大君，都

无力去维系庞大的国家。王权已经旁落，怀着野心的人竞相踏入战场，在

乱世中夺取自己的一席之地。

    成朝喜皇帝二年，青阳部世子吕归尘·阿苏勒被送往真颜部，在南方

温缓湿润的草原上休养。

    仅仅三年之后，真颜部举旗退出青阳部掌握的草原议会序里格大会，

开始了反叛大君统治的战争。于是滚滚铁流从北方而来，青阳的虎豹骑血

洗了南方的腾诃阿草原。

    喜帝五年早春四月，青阳九王吕豹隐·厄香的大军冲破了真颜部最后

的阵营，真颜部的主君— “狮子王”龙格真煌 ·伯香哈，在乱军中砍下

了自己的头。真颜部被灭族，草原七部中最弱小的一支永远地消失了，青

阳的主人— 吕氏帕苏尔家族一一一再次用血捍卫了大君的单严。

    而就在同一个月，在东陆中州，赤潮般的骑军开进了魔朝帝都天启城

的城门。东陆的雄狮，来自“南蛮”离国的诸侯轰无畴骑马直趋太清宫，在

阶下昂首不跪。七百年来第一次，皇帝在刀剑下屈服，成了臣子掌中的傀

儡。

    旧时代被摧枯拉朽地级去了，而新的时代则建立在战士的尸骨和妇孺

的血泪上。

    四十五年之后，

是这么说的:

    “初，帝王失位，

大燮的官史 《坐河汉书》回头去描述这段乱世的时候

风云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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